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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溝高壘　如履薄冰

戰爭前夕，新界北部已成為禁區，閒人不得進入邊

界，沿途層層鐵絲網封鎖，哨崗和碉堡星羅棋布，通通髹

上了防空掩護色彩，的確是刁斗森嚴。港島北面海旁遍豎

高達十呎的鐵絲網，再加上攔阻和防禦的工事，機槍陣地

相望不絕。港島南部的海灘也成為禁區，亦毫不例外地構

築了防禦工事。市區內很多大廈和全部的兵營、警署等亦

都髹上了防空掩護色彩，以迷惑進襲的敵人。出名的醉酒

灣防綫仿似銅牆鐵壁，山鳥飛絕。其他所有的山頂、高地

和戰略點也都全設置了炮堡、機槍陣地和瞭望台。

1941年 12月 6日是星期六。政府機關、商行等下午

循例是休假。那天還舉行賽馬，快活谷堆滿了人，熙來攘

往。皇家蘇格蘭兵團樂隊還從深水埗軍營渡海到馬會來演

奏，以娛嘉賓。

同日下午，英格蘭米杜息兵團還在木球會玩欖球。

晚上，香港大酒店及半島酒店都有盛大的宴會及舞

會。而在後者舉行的以籌款購戰機為目的，楊慕琦總督也

有出席。

不過，這一晚氣氛已顯得異常緊張。近午夜時分，宣

佈所有部隊人員，須速回所屬單位報到。在所有的電影院

裏，銀幕上也顯示了這緊急的消息，同時並籲請全部船艦

人員，速回船艦報到。

香港軍部最高指揮部和情報科，作出了這樣的備戰安

排，自然有其消息來源和見地。而能夠在敵人發動戰爭前

一天半就作出這樣的警戒，亦可算是無懈可擊的了。相反

地，在同時期珍珠港的美軍將領和兵士，被日軍突然襲擊

時手足無措，顯得一派窩囊。

12 月 7 日星期日早晨，港督和軍政僚屬及社會高層

人士仍照常到聖約翰教堂參加傳統的主日崇拜。儀式在進

行時已有高層人士竊竊耳語、中途離座等不尋常舉動。正

午時分，當局宣佈進入緊急時期，所有部隊及服務單位均

已各就各位，作好應變的準備。

不是演習！

1941年 12月 7日凌晨，日本首先發動針對珍珠港的

攻擊。日本的進攻戰略，是首先佔領太平洋的主要戰略地

區，然後南進攻取美、英、荷的殖民地，包括菲律賓、馬

來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和緬甸等，掠奪其資源以支持

戰爭。

1941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一凌晨，情報科長博沙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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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Boxer）徹夜不眠，在作戰總部細心聆聽東京電台

的播音。四時四十五分，東京向全世界日僑廣播，說立刻

就要向英美宣戰。破曉之前，各級將領已經在總部齊集，

莫德庇司令隨即宣佈香港進入了戰爭狀態，各單位馬上行

動。照原定的策略，窩利斯准將（C.Wallis）防守大陸，

加拿大的勞森准將守港島，另一名准將皮佛士（A.Peffers）

留在總部任參謀。

同一時間，工程兵在步兵掩護下炸破了邊境的通道、

橋樑等，使日軍要多費一些努力才可以過界。港方駐邊境

的軍隊不多，作用不在阻擋日軍渡過深圳河，而是增加他

們向南推進時的困難。

當時日本駐華南的主要兵力是第二十三軍，司令官是

酒井隆中將。酒井在日本將領中的班輩很高，在華經驗老

到，而且參與了幾場大屠殺事件。1928 年濟南“五三慘

案”發生時，酒井任總領事武官；後來任天津駐屯軍參謀

長；1937年任師團長，參與“南京大屠殺”。攻擊香港的

任務，就交予二十三軍屬下的第三十八師團，約佔二十三

軍的三分之一兵力，再加海空軍和其他輔助及後援部隊，

人數在一萬五千人以上。

三十八師團長是佐野忠義中將，主要的助手是伊

藤武夫少將，專責指揮步兵；內分三個聯隊（團），

每個聯隊再分為三個大隊（營）、一個大隊的標準人

數是一千二百五十人。從 12 月 1 日以來，第二二八、

二二九、二二○這三個聯隊在邊境結集，候命出擊。

開戰的第一天上午八時，日機三十六架首先轟炸啟德

機場。它們低飛射擊，命中率很高，使一向低估日軍實力

的英軍將領驚愕不已。只用了五分鐘，連警報也幾乎來不

及響，五架古老的軍機和八部民航機已經全數被炸燬，整

個機場變成廢墟，飛機殘骸滿地。一下子香港的空軍完蛋

了，制空權也喪失了，以後十七天任由日機在空中為所欲

為。空襲時，大多數市民都以為是演習，後來才發覺不是

演習，眞的戰爭已經開始了。

8日上午，戰事一起，港九渡海交通馬上受到封鎖。

在平日，從海港一邊到另一邊，唯一的方法是坐渡輪、小

汽船或小艇。渡輪有天星小輪、油蔴地小輪、小電船、駁

艇及搖櫓的舢舨。當局隨即宣佈，由香港可以自由過九

龍，但是由九龍過港，除了軍人之外，其他諸色人等須先

到九龍尖沙咀碼頭以北約三百碼處亞士厘道西人靑年會旁

登記身份及過海理由後，才可領通行證，再排長長的人龍

等候登船過海。人潮擠得水洩不通，情況一片混亂。在渡

輪碼頭旁邊不時有數十隻小艇等候，趁着巡警走開，便招

徠人客下船，每人收費兩三元，是平日價錢的十倍。在油

蔴地避風塘，也同樣有小艇兜客的情況，不過，巡警一

到，船伕就連人帶船駛得遠遠避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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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上午，日軍很迅速地建造浮橋和臨時棧道，渡過

了深圳河，分兩路入侵新界。第一路由二二九聯隊負責，

直入打鼓嶺平原，南下趨大埔。第二路由二二八和二三〇

聯隊負責，從羅湖西側切入，斜向西南攻凹頭區，再轉東

南攀大帽山西麓，攻襲醉酒灣防綫西翼。

英軍因為蓄意固守醉酒灣防綫，所以在防綫以北的佈

防，目的不外是破壞通道和拖延時間；日軍在新界北部，

還沒有遇到頑強的抵抗，第一天的黃昏，已推進到新界大

埔墟。在那裏印度軍彭加普一連人和日軍略作周旋，炸燬

了一些橋樑後，便乘夜退到沙田。

9 日一整天，他們據着城門水塘以東的地方—火

炭、針山一帶，纏着日軍先遣部隊，並阻止他們渡過吐露

港去攻擊防綫的東翼。到了黃昏，日軍來勢洶湧，彭加普

軍便向南撤退，進入城門防綫和大夥兒固守。

從西北攀越大帽山而來的一路日軍，沿途在新田、

凹頭、錦田等地區沒有遇到什麼阻擋。9 日下午經已抵

達城門陣地之北，跟着盤算怎樣奪取這個要塞。這一天

深夜月黑風高，兼下着雨，日軍老早配好山區作戰的裝

備，沿途又得第五縱隊帶過險峻崎嶇的山徑；客觀條件

對守軍很不利。

窩利斯准將的大陸兵團統屬的三營人馬是：蘇格蘭

營、印軍彭加普營和拉治潑營。“蘇”營居西，守着醉酒

灣至城門水塘一帶的高地。“彭”營在中陳兵在城門河南

岸、沙田谷、大圍和沙田圍一帶。“拉”營負責東翼，控

握着沙田坳、大老山、飛鵝嶺至鯉魚門一帶。西翼和中翼

之間，在下城門水塘的邊緣，又有一連拉治潑軍增防。

9日午夜，日軍傾全力急攻西翼，轉眼間蘇格蘭營的

城門陣地崩潰了，要退守南邊的金山、孖指徑地帶。東翼

和中翼的印度守軍，遠水救不了近火，來不及堵塞漏洞。

同時，攻西翼的日軍分一支沿靑山道從荃灣、德士古半島

（現在的葵涌德士古道處）一帶直撲荔枝角了。

10 日，雙方在西翼僵持整天，港方總部還派了一批

溫尼伯榴彈兵增援，但日軍來勢很兇。香港海軍也有一

艘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下水的炮艇在葵涌海面助陣，對着正

在靑山道推進的敵兵炮轟。日機也輪流轟炸，西綫戰情危

殆。

11 日上午，金山失陷了；城門水塘全綫盡失，總部

迫得下令撤退回港島，以保全實力。新界南部火力最猛

的防綫既然陷落，九龍半島也只好放棄了。撤退步驟和路

綫，可又是一個不小的問題。

原定的策略是西翼的蘇格蘭營向南退到深水埗渡海；

中翼和東翼的印軍就要沿防綫向東和東南走，到東端的魔

鬼山（鯉魚門北岸）極力防守，看時機才渡海回到港島。

這種戰略是避免在九龍市區和敵人巷戰及散渙民心。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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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是估計日軍倘要進攻港島，必定選擇從最窄的鯉魚門

渡海。

11 日黃昏，守西翼的蘇格蘭軍和溫尼伯榴彈兵撤退

到了深水埗碼頭，隨即乘船回港島，隊伍還算整齊。中翼

和東翼的印軍—“彭”營和“拉”營—也在同一時間

帶了輜重，在黑夜中翻崎嶇的山路向東走。“彭”營殿後

的一連卻迷了路，跑錯方向到了九龍城，沿途與日方的第

五縱隊巷戰。最後抵達尖沙咀，在 12日午前返回港島。

先行撤退而沒有走錯路綫的大隊人馬在 12日凌晨開

抵東九龍的魔鬼山，早已疲乏不堪。因為日軍已經陸續進

入了新九龍地區，原本緊守魔鬼山的戰略迫得要放棄，以

免給敵人包圍。“彭”營和“拉”營終於在 13日凌晨從鯉

魚門過海。大陸軍團的撤退，至此全部完成。

其實，香港整個地區的防禦，除了上述的邊界和醉

酒灣防綫兩道防綫之外，第三道防綫是維多利亞海港。

香港島是整個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政府各部門

的辦事處，除了分區的警署外，全部都設在香港；沒有一

家銀行的總行是設於九龍的；高官的官邸和紳商的寓所，

十居其九都在香港島。故此，戰前既定的軍事策略是：萬

一九龍棄守，所有精銳都集中到香港島上來，以四面環海

之險，拼命固守。這樣一來，當日軍層層向南突破、守軍

節節敗退的時候，有必要堵截港九之間的交通，使九龍的

人，除了守軍部隊和公職人員外，不得湧過香港來。不

過，從香港過九龍的人，卻不受限制。只怕過了海之後再

要回到港島來，麻煩可大了。

太陽旗幟　遍插街巷

開戰僅僅五天，新界和九龍全部陷落在日軍手裏。他

們下一個步驟是進攻香港島。現在先補敘一下那五天中市

區的狀況。

每天，九龍和港島都毫不例外地備受空襲和大炮轟

擊，這是香港開埠百年來破天荒的事情。幸好除了 8日早

上地氈式炸啟德機場之外，其餘的都是零星空襲，日軍出

機不多，因此市民的傷亡僅屬少數。不過有幾次日機找錯

了軍事目標，炸彈誤丟到鬧市中，造成不小的傷亡。

日軍偷襲珍珠港掀起太平洋戰爭後，中國航空公司

（CNAC〔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和歐亞航

空公司（EAC〔Eurasia Aviation Corporation〕）立即中斷

從大陸飛香港的航班。

日軍空襲香港的頃刻，該兩家航空公司停泊在啟德機

場的民航機全部被炸成廢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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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8 日清晨，啟德機場雖然被日本空軍炮火摧毀

了，但是 8 日、9 日和 10 日每天晚上都有外來的民航機

或貨機在破爛的跑道上降落、接了人後再匆匆飛走。飛機

夜航和在這種情況下升降是極其危險的。不過從重慶派來

的專機，指定要冒險接走政要，就不得不冒險了。宋慶齡

姊妹是 8號晚才登上專機走的。孫科也是最後一批才坐機

離開。

在九龍，交通完全停頓，滿街都是人潮，到處亂竄。

每個成年人的心中總縈繞着兩件大事：搶購糧食和躲避轟

炸。有一部分市民為了職務或生意所需或以九龍的安危

為慮，設法渡海到港島去，不過因海港交通已遭封鎖，故

成功率不高。戰事一起，很多店舖把物價管制規條忘記得

一乾二淨，拼命抬高價錢；有些索性關了門，把糧食和貨

品屯積起來，暫時少做生意。紙幣的流通量，也成了大問

題。要在市面上買的多是米糧和日用品，小額紙幣一元、

一角等最切實用，流通快，普通人家便盡量積存起來，留

待後用。大額紙幣像一百元、五百元等最不受歡迎，用起

來可能只當七、八折。一元紙幣的流通量變得枯竭了，港

府迫得採取變通辦法，將中國銀行未發行的一批五元紙

幣，加蓋港幣一元字樣，在市面臨時周轉。

漢奸和日方的第五縱隊，早已在九龍匿伏多時。平時

所做的準備功夫，現在一一拿出來以擾亂社會。倉中儲存

應急的一包包救濟米，被發現有些已給攙入砂粒。滅火的

盛水桶，發現下半部注入了火水。有些歹徒身上懷着發報

機和日人預早發給的通行證。城門防綫失陷後，大批纏臂

章自稱是“勝利友”的搗亂分子四出搶掠，其他的不良分

子也趁機蠢動。總之，市面秩序一片大亂。

12 日英軍撤出後，日軍的正規部隊入城前，九龍變

成無法無天的世界，滿街都是匪徒和流氓，隨處叫囂騷

擾，搶劫和勒收保護費是他們的拿手好戲。加以發電廠被

毀，夜間全城漆黑，更助長了非法勾當。第五縱隊分發的

日本太陽旗，插遍了街巷。

最令居民感到對抗日軍戰事絕望的，就是當時傳出英

艦“威爾斯王子號”和“卻敵號”10日在新加坡以北暹羅

灣被日機炸沉的消息。

港島方面幸得軍警嚴密監視，局勢比較平穩。戰爭

中，不獨升斗市民叫苦，外籍人士和社會高層分子的生

活一樣不好過。山頂區很多住宅都因軍事上的需要被徵

用了，各住戶要在告羅士打酒店暫住，其他的大小酒店

均告客滿。每個房間都很擠迫，還有不少人要睡在走廊

或客廳。

平日車水馬龍的馬會看台和大樓，被徵用做急救醫

院；掃桿埔的東華東院也成了軍醫院。醫生除了救死扶

傷，一有空還要教授速成的急救和護理課程，以便有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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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人員幫忙。

日軍在九龍的大炮，日以繼夜的向港島軍事據點轟

炸。守軍也間歇地還擊，其中兩個目標是昂船洲和荔枝角

的油倉，務求敵軍不能利用遺下來的資源。西環海旁的倉

庫，也給日軍炮火擊中燃燒。大家的戰略都是在毀耗對方

的資源和補給。不過，日軍留有餘地，他們深知香港的倉

庫儲存不菲，垂涎欲滴，故此不以燒光為務，僅借間歇的

轟炸以威嚇英軍。

首相來電

正當九龍陷敵之際的 12月 12日，英國首相邱吉爾發

電報給港督及眾將士，以資激勵士氣，望他們能固守港

島，電文如下：

“諸君給予香港此一海港重鎭之頑強保衞，余等日夕

注視。汝等正守衞世界文明中名聞遐邇貫通遠東及歐洲之

通道。余等深信面對野蠻悖妄之侵襲，予以迎頭痛擊，保

衞香港一役足可名留大英靑史。

諸君目前之逆境，余等感同身受。諸君抗暴之努力，

使余等距離必然之最後勝利，日近一日。”

日軍圖謀　偷襲港島

楊慕琦爵士的秘書是英籍官學生（政務官）查理 •李

（Charles Rene Lee）。李君任職剛好三個月，他的太太便在

戰爭中出了名。12月 12日，日軍在九龍一家住滿難民的

旅店中找到了李太。因為她身份特殊，正好加以利用。13

日上午九點多鐘，三名日軍官和一名傳譯員帶同做人質的

李太乘一艘小氣艇，豎起白旗，駛到皇后碼頭遞招降書。

同行的還有一位與和談無關而快要臨盆的俄籍麥當勞太

太，日人特准她來港進醫院。博沙少校接過了酒井隆的書

簡，就飛車到總督府傳遞。只短短的二十分鐘，楊慕琦爵

士就拒絕了招降的要求。博沙遞了覆書，目送李太和日人

渡海回去。

戰端又開始了，日方的炮火比前更密集、更猛烈。

此後五六天，雙方隔港對峙，炮來炮往。敵軍後援補

給，源源不絕，又攫取了守軍撤退時丟下的軍需品，聲勢

自然更盛。

反看守軍方面，完全喪失了制空權，曾經參與九龍戰

役的都疲乏不堪，補給越來越少，在後援絕望的情況下，

變成了困獸鬥。強弱懸殊的形勢，擺得很清楚，守軍自知

是負隅頑抗；而日軍在招降書裏指出：他們已佔據了新界

和九龍，如守軍不投降，攻勢必將升級，在港島的一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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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盡要遭殃。

為了保衞香港島，各正規、輔助和支援單位要總動

員。華籍和外籍人士組成的義勇軍也聯袂出動，其中由外

籍紳商名流組成、隸屬義勇軍的“老爺兵團”也奉命守衞

北角發電廠。

港海裏佈滿了沉船幾十艘，都是自鑿沉沒，以免資

敵。12月 12日，大隊人馬從大陸撤退到港島的時候，停

泊在港海的古老戰艦“添馬號”（H.M.S.Tamar）也給鑿沉

了。同一天晚上，有一艘滿載火藥的汽艇，在撤退中準備

在中區海旁泊岸卸貨。因為比預定時間早了兩小時，又碰

上天黑霧大，岸上守軍以為敵人偷襲，竟然開火射擊，爆

炸震撼了縱橫一里的空間，港海的沉船又多了一艘。

日軍又實行心理戰：在尖沙咀碼頭裝置了強力擴音

器，用英語向香港方面廣播，勸喩英軍不要以卵擊石，

最好放下武器，趁早回到祖國與妻兒歡度聖誕云云。日機

又空投很多英文傳單，呼籲不要負隅頑抗，免招致無謂犧

牲。事實證明，這些心理戰和宣傳攻勢，並不奏效。

同一時間，受日方指使的探子在港島很活躍：他們四

處散播謠言，說日軍登陸在即；又特別注意英軍傳訊網，

想伺機破壞；有些更在夜間用手電筒發訊號給九龍日軍，

示知守軍的陣地和炮位，好使敵人事半功倍。

12月 13日，中國駐港代表者陳策，收到第七戰區司

令長官余漢謀的電報，說中國先頭部隊快要開抵香港邊

境，拊敵人的背後，眼看即可解香港之圍。不過，駐港三

軍司令不抱樂觀態度：他推測在年底之前，中國軍隊沒有

辦法結集強大的力量與日軍在邊境一較高下。

隔岸的炮火越來越密，空襲的次數也越來越多。15

日敵軍想渡過鯉魚門海峽登陸，並不得逞。17 日上午，

有十四架輕型轟炸機分兩批在東區、中區和山頂區投彈。

是日中午，日軍的“和平使者”坐小船渡海，再來招降。

博沙少校和前次一樣，趕着送信到港督府。經過個把鐘

頭，楊慕琦爵士作出了答覆，峻拒敵方要求，並說以後毋

須再談此事。下午四時，日軍繼續發炮，中彈起火的地點

包括西環海旁貨倉、灣仔海軍船塢、北角發電廠和火油

倉。有一小隊日兵還趁黑混到太古船塢沿岸一帶，探察形

勢，然後潛回九龍報告。

經過幾天的觀察和研究，日軍終於在 12 月 17 日選

定搶攻港島東北部，計劃在那裏登陸。他們部署分三路

偷襲，每路人馬有二至三大隊（營），分別由第三十八師

原日攻新界的聯隊（團）大佐（相當英美制的上校）率

領，總人數約八千人，東翼攻鯉魚門炮台和筲箕灣，由第

二二九聯隊大佐指揮兩大隊執行任務。中翼攻太古船塢，

由二二八聯隊屬下的兩大隊負責。西翼攻北角沿岸的政府

倉、電廠、油庫一帶，由二三〇聯隊的三個大隊主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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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晚北角油庫中彈，到 18日晚大火還沒有熄滅。

加上天黑下雨，海港上煙霧瀰漫，視野不清。日軍便趁着

這個難得的機會，從九龍乘坐一百多艘大小船艇，照原定

計劃進行偷襲。守東北部的印軍拉治潑營，人疏勢弱，有

點猝不及防，雖然在強烈的探海燈下，用重機槍密集掃射

來犯的敵人，終也抵擋不住，迫得向南和向西撤退。日軍

死傷雖眾，但到了晚上十點時分，在三處登陸點都取得成

功。

日軍登陸後，絕不放鬆，隨即摸黑向南邊的高地推

進。途中遇到不少頑強的抵抗，但到了 19 日上午，港島

東面的三個山頭—柏架山、畢拿山、渣甸山—都已

經落入日軍的手中了。

黑色的聖誕

日軍的東翼攻取了鯉魚門炮台和筲箕灣，在那裏幹

了些冷血屠殺之後，便向南直取守軍東團設在大潭的指揮

部。港島東南主要是由加拿大來福槍營駐守，但敵不過日

軍的進迫，要退到赤柱半島以北一帶。

中翼在太古船塢建立了灘頭陣地，就乘夜把輜重、

車輛等運過海港，和西翼的聯隊滙合，猛攻渣甸山。那處

是必爭之地，向西俯瞰黃泥涌峽，向南遙指淺水灣；控制

了那個區域，便等於把港島的防守破為東西兩半，切斷了

彼此的聯繫。19 日午後，這地帶失陷，令本來駐守在灣

仔、跑馬地區的蘇格蘭營，和在港島西南區的溫尼伯榴彈

手營，欲救無從。港島西團的指揮官勞森准將力戰陣亡。

19日晚上和 20日下午，日軍分別開進跑馬地和淺水灣。

在藍塘道一帶，敵軍大肆殺掠。跑馬地臨時傷兵醫

院的護士，多數慘被強姦。隔鄰李樹芬醫生主持的養和醫

院，僥倖沒有受到騷擾。淺水灣酒店和濱海的余園，又是

一片殺戮景象。

19 日從早到午，日軍的船艇還是源源不絕地運兵過

海。守軍拼力截擊，且出動魚雷快艇，可是快艇再快也

越不過兩岸日軍的火網，結果不是負傷而逃就是被擊中沉

沒。此後日軍就肆無忌憚地在東邊增兵渡海。

華理斯准將指揮的東團，還勉強守着赤柱至舂坎角一

帶；幾次想反撲向大潭和淺水灣，都沒法衝破日軍的包圍

網。守西南方的溫尼伯榴彈手營，費盡氣力也搶不回黃泥

涌峽。淺水灣的據點經過三天苦守，終於在 23日陷落。

在南岸助守的碩果僅存的小型軍艦“土佳勒號”，也遭日

機轟炸沉沒。日軍就這樣巧妙地把港島切成東西兩半；整

個殖民地的淪陷，只不過是早晚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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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晚上北角發電廠在劇戰中受到嚴重的破壞，全

港電力供應斷絕，漆黑一片，連警號也響不起來了。20

日，日軍完全控制了全港最大的大潭水塘，斷絕了食水供

應，這對大部分的地區是一個致命傷。在槍彈橫飛的市區

中，公價售米站前的人龍仍舊保持完整，因為沒有米糧，

死亡也是必然的。此外，絕大多數的居民，如果不是極重

要或緊急的事，都躲在屋內或防空洞裏。

九龍失陷後，香港居民很擔心港島快要重蹈覆轍。

日軍在北角登陸，消息很快的傳遍城市的每一個角落；在

民心方面，香港是輸定了。有不少華人防衞和輔助人員，

在制服底下都穿上了便服；眼看日軍快要來到，就卸下頭

盔、制服和裝備，棄在一旁；連特別身份證件也予以銷

燬，免致日後惹上麻煩。當時的竅訣是：“走為上着。”

這多多少少代表了部分香港人的心態。

因為地理上的差距，英國政府和香港的聯繫只靠電

報，所以對戰情了解不夠透切。九龍失陷後，首相邱吉爾

在 15 日來電，慰勉有加，說香港如果抵抗下去，盟軍可

以早日戰勝敵人。得悉香港兩度拒降，英廷便再在 18 日

來電打氣。

21 日下午，重慶英使館的武官拍電報來，說中國軍

隊最快也要在十天後才開抵香港地區，在這以前或者可

以轟炸敵後機場來阻嚇一下。這消息無異宣佈外援絕望。

當時莫德庇司令向港督分析戰局，說中區早晚會給敵人包

圍，但在攻防過程當中，廣大的居民被殃及是勢所必然

的。楊慕琦爵士因此向倫敦請示，建議在戰局未到無可為

地步之前就要和敵人談和。倫敦對這個建議不作答覆。那

天傍晚，楊氏向所有戰鬥單位發佈告，叫大家繼續殺敵，

為的是英帝國各地都以香港為馬首是瞻。

22 日，從中國方面有三架轟炸機在六架戰鬥機護航

之下，轟炸九龍的敵軍據點，軍民一度人心大振。不過這

轟炸只是曇花一現，沒有了下文。

23 日邱吉爾向楊氏下命令，說不能懷有投降之意，

要頑抗到底，盡量消耗敵人的性命和配備，就算巷戰也在

所不惜，因為多拖一天，盟軍就多得有利的戰果。措詞間

並且以崇高的榮譽說動官軍。

不過，以當時情況來說，眞是大勢已去。敵軍步步

緊迫，佔據了金馬倫山高地，沿馬己仙峽道直下中區。

灣仔峽和摩利臣山區域也陷落了。此時食水僅可供一兩天

飲用。通訊系統大部分斷絕，單位之間聯絡和運輸都很艱

難。24 日，莫德庇將軍對楊慕琦爵士說，戰局已到了無

可挽救的境地，抵抗下去只有犧牲更多性命。楊氏的看法

是，捱得一天就一天，以符合上峯的旨意。

1941 年 12 月 25 日聖誕節，全港一片愁雲慘霧，槍

炮響個不停。最注重這節日的英國人，不會忘記向別人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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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邱吉爾向香港軍民稱說這是歷史性的一天，仍囑咐大

家堅守。港督也向各個戰鬥單位致意，鼓勵抵抗到底。隔

海的日軍也通過播音，向英勇的英軍祝賀聖誕，但提出警

告，說二十四小時內不投降就會玉石俱焚。

早上，被俘的立法局議員蕭爾德氏（A.L. Shields）受

敵軍威迫，穿過前綫，進入守軍陣地，代日人向港督勸

降。楊氏和僚屬商議一番，仍然不想改變初衷。

中午，敵軍火力加強。下午二時，楊氏向殖民地部

拍電報告，謂已進入巷戰階段。三時，楊氏和莫氏，加上

海軍司令、輔政司、律政司幾個人會商，一致認為必須停

火。四時之前，各單位收到停火的通令，給殖民地部的電

報也送出了。

日軍堅持要楊、莫二人親自到灣仔的地區指揮部談

判，否則一到下午六時半，又要再轟中區。兩人只好照辦。

到傍晚，他們代表整個殖民地，在九龍半島酒店向日

軍總司令酒井隆無條件投降，做了俘虜。

在赤柱的華理斯准將，因為跟總部失去了聯絡，遂繼

續向進攻的日軍開火，等到午夜才停火投降。這延長的抵

抗，觸怒了日軍，招來了一場兇殘的屠殺。在聖士提反書

院裏，近百個傷兵和手無寸鐵的被俘軍士，就這樣全部遇

害。有七八名護士亦遭姦殺。

另外，有一羣海軍將領早有計劃坐魚雷快艇突圍，

倡議者是重慶政府派駐香港的代表陳策將軍，成員包括了

海軍中校簡秩、蒙太格、伊羅夫和陳策的兩名助手等人。

五艘快艇在香港仔海灣西部齊集，在晚上七、八時左右突

圍。結果他們險死還生地衝過日軍火網，過了午夜才抵達

大亞灣畔南澳的地方，經游擊隊協助脫險，成為這次戰役

中的傳奇人物。

“黑色的聖誕節”，打破了百載繁華的幻夢。一百六十

多萬居民，與那些解除了武裝的兵士，前途茫然一片，不

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